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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自成》第一百二十九章

[ 作者 ] 姚雪垠 

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五月二十一日，义军继续整天打炮，比前两天更为猛烈。义军的大炮主要是对着丁、杨两军的营垒，好像故意对左军留有情面。

因此在水坡集的大军中，到处是猜疑和谣言，使左营将士感到气愤。丁启睿和杨文岳虽然在他们各自的营中严禁谣言，但是他们自己也更

加对左良玉不相信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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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五月二十一日，义军继续整天打炮，比前两天更为猛烈。义军的大炮主要是对着丁、杨两军的营垒，好像故意对左军留有情面。因

此在水坡集的大军中，到处是猜疑和谣言，使左营将士感到气愤。丁启睿和杨文岳虽然在他们各自的营中严禁谣言，但是他们自己也更加

对左良玉不相信了。 在左营遭到各种猜疑的日子里，左良玉心中很清楚，对他的将领们嘱咐说：“你们要准备好，李瞎子很快就要以全

力对付我们广果然不出他的预料，义军两天来除面对左军阵地已经修筑的十来座炮台之外，又在距他的中军大营二里处修筑三座炮台，其

中一座是二十一日夜赶修成的，特别高大。还有一座两丈高的望楼，可以清楚地观察左良玉大营中的动静。” 二十二日黎明时候，左良

玉发现了这座新筑的炮台，他立马在炮台对面的高处，仔细观察，看出了对方的弱点：炮台虽然在义军的营寨旁边，但是还没有和营寨连

起来；炮台前面的壕沟也没有挖好，更没有布置树枝等障碍物；炮台本身也没有完全筑好，大炮还没有架起来。他又仔细观察营寨，发现

寨中人马好像并不多，似乎有别的调动。最明显的是：在炮台旁背土和掘壕沟的，竟然大部分是妇女。他想：准定是闯王今日或明日有大

的举动，所以这里人马不多，连妇女也用上了。 左良玉又观察了一阵，决定趁现在赶快派一支骑兵去夺占炮台；夺占以后，能守就守，

不能守也要想办法把炮台拆毁。因为这座炮台上如果架起大炮，对左营的威胁实在太大。另外，他又寻思：应当把义军的营寨也夺过来，

如果能够牢固地占领这座营寨，就可以将义军三面包围的阵势冲破一个缺口，甚至从这里打开一条通往开封的道路，那样，整个局面就可

以完全改观。 想到这里，左良玉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他立刻下令，派出一支骑兵去攻占炮台。他自己也全副披挂，亲自督战，希望一鼓作

气，取得成功。 这座营寨原来是袁宗第驻扎的地方，如今他正在岳王庙参加闯王主持的军事会议。他的人马在这一带分建了三座营寨，

这座营寨中原来驻有两千步兵和一千骑兵，可是一部分调往别处使用，一部分奉命在帐中睡觉休息，以便蓄养精力，参加决战。目前正在

守寨和修筑炮台的加起来不足一千人。另外从健妇营来了几百名女兵，也在帮助修筑炮台。闯王本来不愿抽调健妇营的人，因为红娘子怀

孕，慧梅又走了，红霞和慧琼毕竟不如慧梅能干。可是后来经不起红娘子一再要求，慧琼等也在高夫人面前一再请战，才答应让她们派一

部分健妇来修筑炮台和挖掘壕沟。红娘子虽然身上不利，但因为不放心，所以还是亲自前来指挥。炮台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张鼐的火器营弟

兄和罗虎的二百名孩儿兵。这时张鼐正在指挥弟兄们将三尊大炮从下面往炮台上运。这座炮台是用黄土装在麦秸编成的草包里，然后把草

包一层一层垛上去筑成的，不需要打夯，筑得比较快。目前健妇们正在把最后一批草包抬上去，也有些姐妹们正在加紧挖掘炮台和前边的

壕沟。 忽然，一个健妇惊叫了一声：“敌人来了！”大家抬头一看，果然一支左营的骑兵正向这边迅速冲来，势如飆风。这里的弟兄

们、女兵们和孩儿兵们正在干活，虽然身边带着刀剑，可是都没有盔、甲，战马也挂在后面十几丈远的树上。幸而在炮台下面还筑了一些

小的堡垒，里面安放着一些较小的火器，是为保护这一座炮台用的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些弟兄奔到堡垒中，燃放了一批火器，把第一

排冲到附近的骑兵射伤不少。就在这片刻之间，张鼐已跃上战马，大喊一声，冲了出去。他身边的几百名弟兄也都纷纷跃上战马，跟着他

一起冲去。他们虽然是仓促应战，但一个个勇气百倍，并没有把官军放在眼里。官军连日来又饥又渴，又慑于闯王义军之名，不免有些胆

怯，加上战马的体力不足，所以同张鼐的人马稍一接触，便败下阵来。 左良玉站在后面不远的地方督战，一看自己的骑兵退了下来，勃

然大怒，立刻挥剑把第一个逃到他面前的千总斩首，大喝道： “不准退！再退全部斩首！” 他马上命令身边一个平时作战勇猛的副将

亲自领兵向前，人马又增加了一批，合起来有两千五百骑兵。那个副将一马当先，向着张鼎那边猛冲过去。左军将士看到千总被斩，又见

副将如此英勇，也都振作起来，冲了上去。张鼐虽然勇猛，毕竟人马太少，左冲右冲，逐渐陷人包围。但他知道，万不能后退一步；后退



一步，不但炮台会被夺去，营寨也会丢失。 红娘子在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厮杀。这当儿她已把健妇们组织起来。人人上马，准备冲

杀。眼看张鼐被围，正在竭力苦战，她马上吩咐慧琼说： “慧琼，你带姐妹们去救援一下小张爷，从左边冲过去。我在这里守炮台、营

寨。去吧！” 慧琼正在为张鼐担心，早就想杀出，一听到红娘子的命令，马上把宝剑一挥，对女兵们喊了一声：“姐妹们，随我杀出

2”女兵们虽然没穿绵甲，而且为修炮台累了整夜，现在却一个个像猛虎一样，越过炮台外很浅的壕沟，冲向敌人。她们在慧琼的带领下，

并没有直接去救被围在右边的张鼐，而是在敌人的左边突然冲杀起来。官军不得不分散兵力来应付这一批健妇。张鼐乘此机会，杀开一条

血路，冲出重围。 于是这两支人马，左右呼应，互相支援，来回杀敌。由于他们的人数比敌人少得多，想把敌人杀败，根本不可能；但

是他们的战马吃得饱，饮得好，十分矫捷，人也十分勇猛，所以官军想把他们再包围起来，也不容易。 正在这时，又一支官军的骑兵冲

杀出来，显然，左良玉是决心要把张鼐和慧琼这两队人马包围消灭，夺占炮台。红娘子见状，十分焦急，如果不是因为怀孕，她早就冲出

去了。忽然，一个声音向她说道： “邢大姐，让我们去吧！” 红娘子一看，原来是罗虎在请战。她马上果断地下令：“好吧，罗虎，

带着你的孩儿兵，从右边猛冲过去。先用箭猛射一阵，再冲进核心，免得自己的小兄弟多有死伤。” 罗虎刚走，又有一支左营的骑兵绕

过交战双方，直向义军的营寨扑来。左良玉认为，只要冲进义军寨中，义军就会整个崩溃，炮台也可唾手而得。而这座营寨不过是个小土

寨，寨墙不高，守寨的人又不多，看来要冲进去并不很难。带领这支骑兵的是一个有经验的参将，他发现寨西边的地势较高，便率领骑兵

先绕到西边，然后来一个猛冲。可是没有想到离寨西门约摸一箭之地，是通向开封的大道，而中原地带的大道由于年年月月，大车通行，

被轧得很低，往往比普通的地面低几尺，最低处甚至有一人多深，这在河南被称为大路沟。眼前的这条大路沟经义军稍加改造，两岸格外

陡峭。左营的骑兵冲到这里，不能前进，正在徘徊，突然寨上火器、弓弩齐发，顿时死伤了不少官军。那个参将并不惊慌，迅速地观察了

一下地形，立刻发现右面不远处有一段大路沟很浅，他便将人马往右面带去，打算从那里攻进营寨。 这时奉命在寨中睡觉休息的义军早

已被杀声惊醒起来。为首的两个义军将领都姓白，一个是白旺，一个是白鸥鹤。他们早已注视着这支企图劫寨的官军，刚刚看见官军冲到

大路沟边，便发射了一阵火器、弓弩。现在看见官军又从右边绕过来，白旺和白鸣鹤商量了一下，便各率五百骑兵分两路出寨迎敌。 由

于义军来势很猛，官军禁不住纷纷后退。大约退了一里多路，那个参将发现义军人马并不多，而且没有后续人马，立即拨转马头，挥军再

战，挡住了两支义军的攻势。 正当双方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在岳王庙开会的义军大将们也都听到了杀声。袁宗第听出杀声来自他的营

寨，情知是左良玉派人劫营，立刻一跃而起，率着自己的亲兵飞驰而去。 李自成担心袁宗第吃亏，便忽地站起来，要自率标营亲军前去

救援。刘宗敏也马上站起来，劝阻道： “今日与往日不同。往日我们兵将很少，每遇打仗，你不顾危险，身先士卒。今日我们兵多将

广，何用你大元帅亲自出战？我去！”说罢，迈开大步就要出去。 宋献策起来拦住，说：“大元帅不能去，刘爷也不必去，这事用不着

你们亲自出马。我看左良玉决不是倾巢而出，仅仅是想夺取炮台，占点便宜罢了。派任何一位将军去都可以。” 闯王觉得有道理，便对

刘芳亮说：“明远，你替我走一趟吧，率领一千骑兵前去驰援，要是有困难，这里再派人马支援。” 等到刘芳亮赶到炮台附近，左良玉

已经收兵了。左良玉本来是想乘营寨空虚，奇袭得手，并不想大打，后来看见袁宗第率人马赶来，他知道时机已经过去，不愿继续座战，

便赶紧鸣锣收兵。 袁宗第和张鼐赶快督率生力军，将大炮运上炮台，将炮台加固，又将没有挖完的壕沟全部挖好，防守的事情也布置得

十分周密。 从下午开始，这尊大炮便不断地朝着左营打炮，有的炮弹刚好落在中军营，也有的炮弹穿过中军营落到更南边的营寨中，炸

伤了不少人马，这给左营造成很大的威胁，人人惊慌不安，许多人躲到壕沟里面。炮火最猛烈时，连左良玉也不敢留在大帐。他故作沉

着，缓步躲到壕沟。直到天黑时，炮声才渐渐稀疏。 由于左良玉的营盘成为义军的炮火的主要目标，左良玉又亲自督战去抢夺炮台，左

营三天来所受的猜疑登时减少，对左良玉的谣言也平息了。然而这种变化已经挽救不了官军的败局。从崇祯十三年冬天开始，李自成的部

队开始注意火器的重要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张鼐的火器营成了一支进攻官军的可怕力量。目前，炮台准备就绪，很快就要对官军猛烈进

攻。 二十二日晚上丁启睿又召集紧急会议，研究作战方略。大家都没有主意。杨文岳仍然主张进攻。他心里想：进攻纵然失败，也不过

是溃乱，比不进攻而自溃总要好得多，至少朝廷不会治罪。但别的人都不同意，所以会议还是毫无结果。最后，丁启睿苦笑了一下，说：

“明天再议吧。” 到了半夜，左良玉通知他麾下所有参将以上的将领到他的大帐中听令，并命令他们严守机密，对于来大帐听令的事，

不许使别人知道。 将领们陆续到来，他们看见大帐外戒备森严，左良玉的标营亲军已经站好队伍，牵着马等待出发。大家心里忐忑不

安，不知道将下什么军令。有一个将领轻轻地问他的同事： “是不是我军要独自杀开一条血路直趋开封城下？” 对方轻轻答道：“也

许是，马上就会知道了。” 所有来到的人都匆匆地走进大帐去了。外面一片寂静，人马无声，只有繁星和下弦月缀在天上，照得地下人

影幢幢。在对面义军营中还闪着火光。所有站在大帐外面的骑兵和步兵都把心提得很高，不知道马上如何出战。 趁着众将来到之前，左

良玉从后边走出大帐，独自来到一个小土堆上，向对面敌营瞭望。一群亲随兵将都站在土堆附近，大约在两丈以外，不奉呼唤不敢走到他



的身边。大家肃静无声，连轻微的咳嗽声也不敢发出。每遇左良玉心情不佳或将要做出重大决策时，他最讨厌左右人打乱他的安静，日久

成了习惯。 今夜，他要决定的事情实在关系重大，也许算得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。像今夜这样的决定，在贺人龙、李国奇、郑

嘉栋等大将都较容易，然而他和贺人龙等大将不同。他在全国将领中声望较高，兵力较强，目前人马在十万以上，他自己受封为平贼将

军，麾下有总兵和副将职衔的将领成群，荣誉和权势远超出一般镇帅之上。十几年来，他很少打败仗。尤其自从崇祯十二年在罗猴山受过

一次挫折之后，他每遇战事总是小心筹划，大胆进攻，独当一面，不愿受担任督师或总督的文臣节制，朝廷上都骂他骄横跋扈，然而他总

是处在胜利之中，不断地建立功勋。特别是对张献忠作战，他几乎是每战必胜。所以荣誉和权势都使他对今夜要做的决定大为苦恼。前天

他就在思虑着这一挽救全军的办法，临到行动关头，他却不能不踌躇了。 他继续站在土堆上，在星光月色下默默思忖，下不了最后决

心。突然，他看见就在昨天他想夺占的那座炮台左右，又出现了两座黑影，使他顿吃一惊。他推测：这必是对方在天黑以后赶筑起来的两

座炮台，大约不到天明，三座炮台上的大炮就会一齐向他营中打炮。他愤愤地骂了一句：“李瞎子要专打我了！”顿时下了决心，不再犹

豫。 当他回到帐中时，将领们已经来齐。大家见他进帐时神色严峻，嘴唇紧闭，知道战事临到了决定关头。但是都猜不透他如何决定，

有人猜想他可能按照几天前的主意，下令向敌人全力进攻，夺取正北的炮台和营寨，直趋开封近郊，背城扎营，以求立于不败之地。有人

知道向闯营进攻不易，胡乱作些别的猜测。等他坐下以后，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脸上。整个大帐中静悄悄的，气氛紧张。倘若此时有

一枚绣花针落在地上，大概也会被人听见了铿然声音。左良玉先向按官职高卑分两行肃立的众将官扫了一眼，轻声问道： “如今这局

势，你们都清楚。你们看，这个仗，应该如何打才能够使我们全军不至于溃败？” 众将领相顾无言。从正东方传过来三次隆隆炮声。左

良玉心中明白，这是敌人故意向了启睿营中打炮，使他不提防正在赶筑的专门对付他的另外两座较大的炮台。他因为自己看透了敌人的诡

计，不自觉地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冷笑。随即，他又用威严的目光追视众将，等待他们说话。一个职位最高的将领见别人都在望他，他习惯

地轻轻清一下喉咙，回答说： “请大帅下令！职将等追随大帅多年，大帅要我们怎么打，我们就怎么打。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全凭大帅一

句话。”他看大帅并未点头，又接着说了一句：“或夺取上游水源，或直趋开封城下，请大帅斟酌，但不可迟疑不决，误了大事。” 左

良玉听了这些话，全无特别表情，于是转向一位素有智囊之称的幕僚，轻轻问道： “局势如此不利，你是智多星，有何善策？” 这个

幕僚本来想劝他退兵，但是不敢说出，怕的是一旦退兵会引起全军崩溃，日后追究责任，他就吃不消了。略一思忖，故意说道： “依卑

职看，拼力北进，打到开封城下，也是一个办法，大帅以为如何？” 左良玉冷冷一笑，摇头说：“已经晚了。” 于是帐中又一阵沉

默。左良玉知道大家拿不出好主意；目前时间紧迫，也不允许在这里商量太久。他严肃地望望大家，说： “目前想去开封，为时已晚；

要进攻李自成大营，夺取上游水源，断难成功。惟一上策是离开这里，立刻离开，不能等到天明。” 全体都吃了一惊，所有的目光又一

次都集中注视在左良玉的脸上。他带着焦急和愤怒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 “刚才我看见贼营又在修筑两座炮台，连白天修筑的一共有三座

大炮台。等黎明修成后，必然会向我营一齐开炮，敌人的三十万人马看来也会同时向我们进攻。到那时，丁营、杨营会先我们而逃。他们

一逃，我们三面作战，也许是四面被围，再想退走就来不及了。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离开这里，先走为上。” 有人问道：“我

们现在一走，丁营、杨营还有虎营，这三营怎么办？” 左良玉冷冷地说：“那就得听天由命了。如今保我们左营十二万将士的性命要

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” 又一幕僚问道：“倘若丁督师、杨总督、虎镇的人马一旦覆没，朝廷岂能不问？” 左良玉向他狠狠地瞪了一

眼，说：“朝廷事我早看穿了。今日只说今日，保我们将士要紧。日后事何用今日担忧！” 那个幕僚吓得不敢再说话。左良玉又说道：

“我们先往许昌撤退，到许昌立定了脚跟，再作计较。” 有些人明晓得许昌不是立足之地，但也不敢多问。其实左良玉话虽然这么说，

他的目的也不是驻军许昌，而是要从许昌直奔襄阳。他认为河南已经完了，在中原决无他左良玉立足之地，只是他不愿马上把奔往襄阳的

话说出来。 大家正等待他说出如何能够全师而退，左良玉忽然提高声音说： “诸将听令！” 所有的人都一下紧张起来，恭敬地站直身

子，注目望他。只听左良玉非常清楚地把退兵的部署一条一条说了出来。哪一个将领在前开路，哪一个将领在后护卫，哪一个将领居中策

应，他都考虑得十分仔细，说得十分明白。最后，他命令诸将出去后马上整队，等他的号令一下，立即出发。 负责在前开路的将领问

道：“我们向西南去，要穿过了营、杨营的部分驻地……” 左良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：“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！” 众将肃然退

出。 大约到三更时候，有几个骑兵从左营中军奔出，分向左军各处。没有号角，也没有人大声呼叫，但见各部营寨的人马都按照预定的

部署开始向西南迅速开拔。当他们经过了营、杨营的部分防地时，冲乱了这两营的人马。丁启睿和杨文岳都派人来找左良玉询问：“是何

缘故，忽然撤走？”左良玉根本不见他们的人，只命他的中军简单回答： “奉了皇上十万火急密旨，要绕道去救开封。” 来人又问：

“救开封为何往西南退走？” “此系机密，不便奉告。” 左营人马就这样直奔西南而去，顺路还夺取了丁营、杨营的一些骡马。丁、

杨两营的将士事出意外，赶紧出来拦阻，同左兵互相杀戮，各有死伤。但左营的将士不敢停留，一面砍杀，一面放箭，一面急忙赶路。 

丁启睿在帐中急得顿足叹气，不知所措。他早就害怕左良玉来这么一手，今天果然如此。他只得去找杨文岳商议，可是马上有人报告他，



杨营也匆匆撤走了。原来，杨文岳曾有项城火烧店的经验，那一次他几乎未能逃脱，全亏将士们把他强拥上马，撇下了傅宗龙，才保住一

条老命。现在一见左良玉逃走，他不管督师丁启睿生死如何，马上将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向南方奔逃。丁启睿知道杨文岳已经扔下他逃

走，赶快在他的亲兵亲将的保护下向东南狂奔。由于逃得太急，连皇帝赐他的尚方宝剑也丢掉了。在逃走的路上又丢掉了督师大印和皇帝

敕书①。 ①敕书－－在任命他为督师时皇帝下的一道敕书，等于任命书。 总兵虎大威原归杨文岳指挥，本想保护杨文岳一起逃走，没

想到杨文岳没有给他打招呼就先逃走了，接着听说了启睿也逃走了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便率着自己的人马也向东南方向逃走。 官军整个

崩溃了。十七万人马分为几支：大支是左良玉的部队，另外是杨文岳一支、丁启睿一支、虎大威一支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每一支又分为若

干股，互相争道夺路。将士们恨不得自己比别人多生两条腿，或能长出一对翅膀。 惟一不同的是左良玉的人马。虽然也是逃离战场，但

是一路上部伍不乱，哪一个将领在前，哪一个在后，哪一个在左，哪一个在右，基本上都能按照他的命令行动。他的帅旗已经卷了起来，

由掌旗官手下的兵士扛着，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他自己虽然换上了小兵的衣服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全军主脑，一切情况都有人随时

向他禀报，他也随时发出必要的命令。士兵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，可是他的亲兵亲将，特别是中军营的将士，都晓得他的所在。这些情况

确实表现出左良玉不惟经验丰富，而且确有大将之才。 不仅如此，对于如何应付义军的追击，如何迎击义军的拦腰截杀，他胸中也全有

准备。他虽然骑兵不多，不足一万，但都是在打张献忠时经过恶战锻炼，比较精锐。他命令骑兵一部分在后掩护，一部分分在两翼。还派

了许多游骑在三四里外巡视，如发现敌人，一燃火光，全营马上可以占据地形，等待迎战。另有二万步、骑精兵作为中军营，随着他的最

精锐的帅标营三千人马，一同前进，倘若某处出现危急，随时可以策应。 太阳慢慢地上了树梢，左军经过紧张的奔跑，已经走出五十里

以外。骑兵还不怎么样，步兵已经显得困乏。几天来大家水喝得不多，东西也吃得不多，在平时也许跑五十里还能保持精神，今天就不同

了。左良玉很庆幸李自成不知道他会逃走得这么快，不曾派人马拦住去路。 又走了一二里路，他们发现义军的骑兵追了上来，人数约有

二万左右。左良玉心中一惊，立刻命令后队做好迎战的准备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支义军并不逼近左军，总保持着二三里路的距离。有时派出

小股骑兵前来骚扰，并不认真打仗，与左军稍一接触便退了回去。就这样，左军在前面走，他们在后面走，好像是送行一般。 左良玉发

现前无伏兵，后面的追兵人马不算多，也不穷追，开始放下心来。他担心人马过分疲倦，倘遇意外，不能仓促应战，便下令全军赶快休息

打尖。在打尖的时候，部队还是十分整齐，摆好了迎战的阵势。闯王的骑兵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，偶尔有数十名至多数百名骑兵走到左军

附近窥探，可是左良玉的骑兵一迎上去，他们便赶快退走。 不一会儿，左营将士们都吃了干粮，饮了冷水，精神恢复过来，马也饮了

水，大军又继续前进。义军也照样在后面跟随，仍不逼近。左营的将领一般都富有作战经验，见此奇怪情形，丝毫不敢松懈。也有些人心

中感到纳罕：为什么李自成的这一支大约两万人马不穷追猛打呢？他们人数虽少，但这些日子来休息得好，精力旺盛，如果猛冲一下，左

军是会吃亏的。这么想着，有人就在马上小声议论起来。 左良玉知道将领们心怀疑团，在马上望了望左右亲随，说： “这有什么可稀

罕的？自古打仗，谁都知道有两句话，就是‘穷寇莫追，归军莫遏’。现在我们不是打了败仗，是全师退出水坡集，奔往许昌，万众一

心，军容严整。李瞎子不愿同我们打硬仗，怕损失他的人马。他们跟在后面为什么？还不是想把我们沿路遗弃的军资抢去，看我们有机可

乘时捡点便宜。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不疏忽大意，不给敌人便宜捡。”一个身边的将领说：“大人，跟在我们后面的只有李瞎子的一部分人

马，我担心他的大军会随后追到。” 左良玉说：“我想，他吃柿子捡软的。眼下他的大部队人马，正在一心一意地去消灭了、杨两军，

两天之内不会全力来追我们。” 一个常在身边的清客向他奉承说：“大帅知己知彼，用兵如神，全师而退，未失一兵一卒。自古名将用

兵，罕有如此……” 左良玉摇摇头说：“眼下还应该多加小心，可不能轻视李瞎子这个人。他善于用兵，非张献忠可比。” 那清客见

自己的话不对左良玉的口味，赶快在马上拱手说：“是，是，大帅所见极是。” 当左良玉从水坡集逃走的时候，李自成正在岳武穆庙

中。因为已经侦知左良玉同丁启睿、杨文岳的意见不合，且处境十分困难，所以他特来这里同罗汝才、刘宗敏、宋献策等商量天明后如何

集中更多的大炮攻击左营，迫使左良玉丢下了、杨两军先逃。可是谁也没有料到，竟然不等到天明，更不等到他们再用大炮猛烈轰击，左

良玉就慌忙地逃走了。 在当夜前来参加会议的大将中，郝摇旗到得最迟。连日来他一直率领游骑在水坡集南面放火烧麦子，扰乱敌营，

监视官军动静。当他正要前往岳王庙时，得到禀报，说水坡集的官军营寨中人马声音杂沓，不知出了何事。他赶紧吩咐“再探”。自己飞

马来到岳王庙，向闯王报告了上述消息。大家一分析，认为很可能是敌人趁黑夜逃走，但具体情况不清楚。正在商量如何出兵追击时，水

坡集方面又有飞骑来到，向闯王禀报说：左营大军正从西南方向逃走，可是部伍不乱，有上万骑兵殿后，两翼也有少数骑兵。 得到这个

探报，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一下子心中全明白了。这突然的变化打乱了李自成已经做好的部署。在片刻之间，他重新做了一番思虑，正要发

出命令，郝摇旗忍不住走到他的面前，说： “闯王，让我带自己的弟兄去追左良玉这小子吧。我的人马驻在朱仙镇南面八里处，要去追

他们很容易。” 李自成没有理他，下令李过和袁宗第率领二万骑兵和三万步兵前去追击。如何追击，他也做了一些指示。又命刘芳亮率



领一万五千步骑兵进人水坡集，剿杀明朝尚未退走的部队，搜集遗弃在水坡集一带的骡马和各种军资。这样命令之后，他又望望罗汝才，

把追击丁启睿、杨文岳的事情交付给他，并从自己手下拨出一万人，也归罗汝才指挥。 郝摇旗再也忍不住了，跳起来说：“闯王，大元

帅，你把我急坏了！如今老左逃走，你为什么不派我去追赶？我去拦腰截住，准能把左营人马冲得五零四散！” 闯王笑道：“你太看轻

老左了，所以我才不让你去追击。万一你又因为轻敌吃了老左的亏，岂不后悔无及？” 郝摇旗说：“难道我跟着你是吃白饭的？俗话

说：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今日你不让我追赶，那我只好解甲归田了。有痛快仗不叫我打，要我这个人在闯王大军有什么用呢？” 闯王

又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给你一道军令，让你率领手下人马，专找虎大威，盯着他不要放，能把他消灭就消灭掉；不能消灭，也要打得他没有

力量再去救援了启睿和杨文岳。好，你赶快去吧。” 郝摇旗高兴地说：“好！虎大威也是朝廷有名的战将，我找他算账去，不让他轻易

跑掉！”说罢就匆匆地退了出去。 李自成又把如何搜集明军遗弃的各种物资、如何搜抄逃散的明军、如何处置俘虏等许多事情通盘想了

一下，对宋献策说： “军师，我同捷轩去追左良玉，你和一功留下来。天明以后你们就去水坡集坐镇，这里的事情都由你二人主持。如

何接应追杀了启睿、杨文岳、虎大威的人马，也统统由你们相机处置，不必等我回来。” 宋献策说：“请大元帅放心，但愿老左这一仗

飞不出我们布下的罗网，将其活捉或阵斩，使各路官军闻之丧胆，崇祯从此更无能为力。” 刘宗敏接着说：“使他无处可逃，逼得他阵

上自尽，那样的下场也行啊。” 李自成心里也巴不得将左良玉捉获或者杀掉，但他不愿预先把话说得过火，因此他没有做声，也没有笑

容，匆匆地看一眼身上的披挂，就带着刘宗敏离开了岳王庙。 他们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出发，向南大约走了十里左右，来到一个三岔路

口。闯王分给刘宗敏两千骑兵，说： “今天的事来得突然，手头可用的兵没有我们原来商量的那么充足，你带两千人马去吧，赶快去，

能捉就捉到，不能捉就把他阵上杀死，总之这一次不能放他轻易逃走。” “我知道，就按我们昨天的想法去做。估计等我遇着他的时

候，他身边人马已经很少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” 闯王点点头，挥一下手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走！” 将近中午的时候，左军人马又奔

跑了三十里路，从后半夜算起，到现在已跑了七八十里，步兵早已十分疲倦，只是由于都想逃命，才勉强鼓着劲，继续赶路。原来部伍十

分整齐，现在开始显得乱了。所好的是，前路没有拦阻，没有遇见埋伏。现在他们已经发现，在李自成的骑兵后面，还有很多步兵跟随

着，但步兵同他们相距很远，大约在十里以外。跟他们接近的只有那二万左右的骑兵，仍然像早晨一样，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偶尔有小股骑

兵靠得较近，左军一迎上去，对方立刻就退走了。 又走了一段路，左良玉在马上望见前面三四里路外有一个较大的市镇，炊烟缭绕，似

闻牛、羊、鸡、犬之声，后来又听到一头驴子的叫声。看来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从这里逃走，所以仍然像往日一样，留在市镇里面。这情况

使他十分高兴：既然这个相当大的市镇安堵如常，鸡犬不惊，可见并没有李自成的人马在这里拦截；倘若有“贼兵”在此，老百姓早就逃

空了，不会听见这些家畜家禽的叫声，如同平时一般。他在心中笑道： “人们都说李瞎子善于用兵，且有宋献策等为之谋划，今天看

来，真是吹得过火。他们竟然没有料到我会向许昌退走，不知道在这里阻拦，真是疏忽可笑。” 刚刚在心中说了这话，他看见前队人马

忽然停住，而后面人马仍在继续向前走，道路拥塞起来，部伍混乱了。他厉声喝问： “前军为何不进？” 一个偏将从前面策马奔来，

向他禀报：“前面有一条深沟，宽约八尺，深约七尺，挖起来的土堆在西岸，使壕沟更难越过；顺大路蜿蜒不绝，不知究竟多长。对岸树

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，看来我们是中计了。” 左良玉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那木牌上写的什么字？” 偏将惊骇地说：“那木

牌上写的是：‘左营溃于此地，降者不杀！’” 左良玉才知道果然中计，不禁心惊肉跳。但是他故作镇静，骂了一句： “瞎贼妄想！

老子会全师退到襄阳！” 这句话刚刚骂出，又一个将领骑马奔来，从怀中取出一张纸递给左良玉：“大帅，请看。” 左良玉打开那张

纸，认得上面写的四行字是： 奉告昆山将军， 君乃釜底游魂； 速速率众投降， 免遭兵溃成擒。 “从哪儿撕来的？”左良玉大声问。 

“在壕沟这边一棵树上撕下来的。” “从左边绕道！” 左良玉担心敌人从右边包围上来，认为左边比较安全。可是刚才跑来的那个将

领说： “不行，大人。你瞧，左边数里之外，贼兵旗帜甚多……” 刚说到这里，一直跟在后面的二万名追兵陡然擂起战鼓，杀声震

天。左良玉立即命令后军拼死应战，不得后退一步；又命令前军： “填壕！立刻在壕沟上填出一条道路！” 他自己策马向前，督率将

上填壕，但缺乏工具，不可能很快地填出一条路来。最前面的步兵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左右散开，打算寻找浅处过去。可是数里之内，几乎

没有浅的地方，最浅处也有五六尺深。左军一看这个情况，更加大乱，互相拥挤。前面的人先跳进壕沟，还没爬上对岸，后面的人又继续

往里跳，一时沟里跳满了人。左良玉的中军骑兵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也策马过壕。马蹄踏在下面步兵身上，引起一片更大的

混乱，一片惊人的惨叫。 等左良玉来到沟边，壕沟里已经填满了死伤的步兵，有些骑兵跳下去后也落下马来受了伤。左良玉再也顾不了

他的人马，吩咐左右的亲兵亲将说：“立刻过壕……” 说了以后，他就狠狠地在马上加了两鞭，马跳起来，但因为将士拥挤，没有跳过

对岸，落在壕里，马腹碰上下边的刀枪。他的亲兵亲将拼死来救他，有的先过去了的人也在那边拉他上岸。但是他的战马已经受伤，行动

不得。一名亲将赶快把自己的马换给他，让他骑上。等他和亲兵亲将上了岸，后面的人马也开始潮涌而来，你推我挤，拼死争路。 左良

玉勉强把上岸来的人马整顿一下，正待向西南冲去，忽然从前面冲来几千义军的骑兵和步兵，拦住他们截杀。义军的旗帜上出现一个



“田”字。左良玉骂了一句： “他妈的，田见秀原来在这里等着！” 左良玉明白别无办法，下令人马向田见秀的阵势猛冲，不许退

缩。可是田见秀的人马并不同他死拼，只是不断地接仗，打了以后就稍微退一段路，然后接住再打，目的是使左良玉的人马不断溃散。 

这时在壕沟东边，义军的一万多骑兵攻得很猛，使左良玉的后队很难支持。左良玉看见后面乱得很凶，而日见秀的人马并不很多，便一面

抵抗日见秀，一面准备派已经过了壕沟的部分人马去回救后军。他还严令后军大小将领必须拼死抵敌，不准惊慌乱逃。后军人马得到这条

命令，又知道马上有人回来救援，果然不敢逃走。可是正在此时，左营将士忽然发现义军方面出现了闯王的大旗，还看见李闯王骑着乌龙

驹驰向战场。虽然跟随闯王大旗驰来的只有三千骑兵，但是官军本来已在苦苦支撑，忽见义军又增添了人马，而且闯王亲自来了，精神顿

时崩溃，再也不能抵抗，如同山崩似的，丢掉旗帜，各自逃命。壕沟早已填满半沟死伤的人马，活着的尚在挣扎，这时后队的步兵和骑兵

又往里跳，又一次互相践踏、互相拥挤、互相砍杀。没有逃过壕沟的，在一场混战中有的被俘，有的自己跪下投降，有的被杀死在旷野

上，有的落荒而逃。 知道闯王本人来到战场，左良玉非常惊慌。他左右尽管已有五六千人马集结在一起，但已经没力量控制败局。他的

儿子左梦庚和一些将领劝他赶快走。他顾不得后边部队的生死，率领这几千人马杀开一条血路，继续往西南冲去。 闯王的骑兵正在沟东

边到处追杀溃逃的左军，后面的步兵也赶上来了。他们全力消灭了未能逃走的大部分左军，但对左良玉本人却没有追赶。追随在左良玉身

边的虽然只有几千人，连同后来跟上来的逃兵也不过一万几千人，人饥马乏，盔甲不全，十分狼狈，但在逃跑的过程中却是一股决死拼命

的力量。田见秀不断地追杀、拦截，都无法阻挡这一股溃逃的激流。后来田见秀接到了闯王的命令，便不再穷追左良玉，把人马带回，一

起搜剿在原野逃散的官兵。一个小将问道： “田爷，为何不追赶啦？难道白白地让老左从我们手里逃掉？” 田见秀笑一笑，说：“咱

们搜剿散兵吧。闯王自有布置，你怕他左良玉能够插翅飞走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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